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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I) and negative 
affect (NA) amo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310 participants were examined by Emotional In-
telligence Scale, Solitary Coping Scal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EI and 
Solitude both negatively related NA. 2) Further, Solitude played a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EI and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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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考察独处能力在情绪智力与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情绪智力量表、独处能力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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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情感量表调查了310高中生。结果：1) 情绪智力、独处能力均与消极情感呈显著负相关，情绪智力

与独处能力呈显著正相关。2) 情绪智力与独处能力均能显著地负向预测消极情感，且情绪智力通过独处

能力的完全中介作用对消极情感产生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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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青少年时期是毕生发展中的关键期，按照发展心理学家 Hall 的观点，个体进入青少年时期，便进入

了一个“暴风骤雨”的时期，注定要经历动荡与冲突(雷雳，张雷，2003)。伴随着各种生活事件，青少年

会更容易感受到消极的情绪情感体验(Cohen, Tyrrell, Smith, & Ap, 1993; McCullough & Huebner, 2000; 
Luhmann, Hofmann, Eid, & Lucas, 2012)。因此青少年如何调节自身的消极情绪情感对其自身发展有着重

要的影响，这也是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永恒主题。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自被提出以来，一直倍受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的关注。情绪智力研究

的先驱 Salovey 和 Mayer (1997)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分析情绪、调节情绪和促进情绪发展的能力。而且，

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个体其识别和表达情绪、理解情绪以及调节自身消极情绪情感的能力较高(Matthews, 
Zeidner, & Roberts, 2004)。国内外均有研究证实了情绪智力可以负向预测个体的消极情绪情感(Kafetsios 
& Zampetakis，2008；许远理，熊承清，2009，郭素然，伍新春，郭幽圻，唐顺艳，2011)。但情绪智力

是如何调节个体的消极情绪情感这一过程并没有得到过多的讨论。本研究将对此问题作出初步的探索。 
独处(solitude)是指个体与外界无互动，或意识上与他人分离，并能够自由选择个人身心活动的状态。

独处是一种能够容纳不同情绪体验的开放性客观状态，对个体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陈晓，周晖，2012)。
从概念上看，独处具有改善个体情绪情感的功能。有研究者通过经验采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发现，中晚期的青少年认为独处是一种需要，并认为独处能提供自己一个重要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独立，

反省以及自我探索(Freeman, Larson, & Csikszentmihalyi, 1986)。这说明当青少年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时，会

采用独处的方式去不断地审视自己内在想法，体验感受，探索其成因以及事件带来的影响，对调节消极

情绪情感有所帮助。Larson 等人(1990)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在独处后，心情会变得更加正面、兴奋；选择

远离他人以释放消极负面的情绪，这也有助于个体的情绪情感更新。我国学者认为，个体主动地、积极

地寻求独处更能体验到积极的情感体验；独处能力强的青少年，更容易处理生活中的消极情感(吴丽娟，

陈淑芬，2006；李琼，郭永玉，2007；戴晓阳，陈小莉，余洁琼，2011)。由此可知，独处是青少年一种

常用的、能有效调节消极情绪情感的应对方式。 
综上所述，情绪智力是一种可以调控个体消极情绪情感的能力，独处则是青少年一种应对消极情绪

情感的、更为具体的方式。情绪智力的成分(识别、表达、理解和调节情绪情感)与独处的功能有相似之处，

即情绪智力是有可能通过独处来调节消极情绪情感的。所以，本研究假设独处在情绪智力和消极情感之

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调查对象 

运用随机抽样对某高中的非毕业班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10 份，有效

回收率为 90.12%。其中男生 112 人(36.13%)，女生 198 人(63.87%)，独生子女 134 人(43.23%)，非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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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76 人(57.77%)。该高中的非毕业班并没有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之分。 

2.2. 测量工具 

2.2.1. 情绪智力量表(EIS) 
Schutle 等人(1998)根据 Mayer 和 Salovey 的情绪智力理论开发了 EIS，该量表单维，共 30 个条目，5 点

计分，总分越高，则表示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越高。国内学者王才康(2002)将 EIS 翻译成中文，后经刘艳梅

(2008)的再次修订形成 21 道题的简版 EIS。本研究采用刘艳梅所修订的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1，良好。 

2.2.2. 独处能力量表(the Capacity to be Alone Scale) 
采用 Larson (1990)所编制的独处能力量表，含独处应对和独处适应两个因子，共 20 个条目，5 点计

分，总分越高，则表示个体的独处能力越强。我国台湾学者吴秀娟和陈淑芬(2006)将此量表进行了翻译和

修订。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6，良好。 

2.2.3. 消极情感量表(NAS) 
采用邱林，郑雪，王雁飞(2008)所修订的 NAS，该量表单维，共 9 个条目，5 点计分，总分越高，则

表示个体的消极情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2，良好。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处理。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积差相关和 bootstrapping 中介检

验。p 值均取双侧概率。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变量间的相关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平均数(M)、标准差(SD)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矩阵，见表 1。结果显示，情绪智

力与独处能力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情感与情绪智力和独处能力均呈显著负相关。 

3.2. 独处能力在情绪智力与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探讨情绪智力、独处能力与消极情感的关系，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对中介效应检验的

建议，应对中介效应模型是否显著进行 bootstrapping 检验。本次检验采取 Hayes 和 Preacher (2014)所编写

的 SPSS 语法插件来进行分析，选择插件中的模型 4 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参数 c’的置信区间是[−0.3055, 
−0.1153]，该置信区间不包括零，说明独处能力在情绪智力与消极情感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情绪智力与消极情感的关系，并探讨了独处能力在情绪智力与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作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olitude, and negative affect 
表 1. 情绪智力、独处能力与消极情感的相关 

 M±SD 情绪智力 独处能力 消极情绪 

情绪智力 3.73 ± 0.41 1.00   

独处能力 2.77 ± 0.42 0.269** 1.00  

消极情绪 2.29 ± 0.76 −0.116* −0.389** 1.00 

注：*p < 0.05；**p < 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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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结果发现，情绪智力、独处能力与消极情感的相关均显著，且两者均能负向预测消极情感。另外，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情绪智力通过独处能力间接地影响消极情感。以上结果说明，情绪智力作为一

种调控情绪情感的能力，不仅对高中生的消极情感起缓冲抑制作用，还能能够影响独处，并以它为中介

进一步影响消极情感。研究结果符合研究假设。 

4.1. 情绪智力对消极情感的直接作用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的情绪智力对其消极情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也就是说，个体认识和调节情绪的

能力越强，其受消极情感困扰的程度就越低。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也符合 Salovey 和 Mayer
所提出的情绪智力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情绪智力水平高的个体能对不愉快的情感保持开放和接纳的态

度，以及能管理好自身的情绪，调节消极情感，促进积极情绪的发生(Salovey & Mayer，1997；王晓钧，

2000)。 

4.2. 独处对消极情感的直接作用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的独处能力对其消极情感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即更愿意进行独处、更享受的个

体更能摆脱消极情感的体验。该结果已以往观点相一致。Buchloz (1997)从需求角度出发，认为独处是一

种积极的应对方式，是个体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如果独处需求得不到满足，则个体的内在就会出现问题。

此外，独处可以用来解决矛盾，降低病态，从而缓解消极情感，促进自我整合和心理健康。 

4.3. 独处在情绪智力与消极情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引入独处来考察其在情绪智力与消极情感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

果。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情绪智力是通过独处的完全中介作用才能影响消极情感。这意味着

独处是缓解高中生消极情感的必经方式。这也符合日常生活的经验和研究结果。例如，Hall (1905)的研究

发现，“让我一个人独处(leave me alone)”是青少年最常使用的短语(陈静怡，2004)。这说明了独处可以

为个体提供一个自我反省、自我调控、自我整合的机会。而要想运用情绪智力去调节消极情感，个体就

必须要进行自我反省、自我调控、自我整合，所以可以认为情绪智力必须通过独处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

消极情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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